
捡秋漏在我们老家方
言里喊作“揽秋”，与土地
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陌
生，就是在田野的庄稼收
割完毕以后，继续在庄稼
地里刨刨挖挖，寻找遗漏
下来的玉米、花生、地瓜、
西瓜等。

小时候最喜欢和母亲
去捡秋漏，不仅因为可以
天高地阔的玩耍，更多的
是还能品尝捡到的秋漏，
体会那种希望就在下一锄
头，或者惊喜就在下一棵
瓜秧子上的喜悦。

寒露过后，满地的庄
稼，满树的果子都带着浓
郁的芬芳涌进了农家小
院，放眼望去庄稼地里一
片天高地阔，果园里也变
得萧条和寂寥起来，那些
躺倒的庄稼棵子、渐次枯
黄的草丛里就藏着无数遗
漏的惊喜。

花生地，是捡秋漏最
多的地方，那时候由于原
始的收获方式总是能或多
或少遗留一些花生在土壤
里。挎一个小篮子，拿一把
小锄头，跟在母亲后面，东
刨刨，西挖挖，只是半天过

去了，找不到一粒花生。可
是母亲就不一样了，母亲
很认真地在地里翻捡着，
刨起的土块整整齐齐，像
给别人犁了一遍地，母亲
常说；“别人允许我们在地
里捡秋漏，我们也要尊重
别人，不要像小狗子撒欢
儿，把别人的地弄得坑坑
洼洼的。”我吐吐舌头看
着母亲篮子里白白胖胖的
花生，就忍不住大快朵颐
起来。花生地里最好捡的
秋漏，是在主家犁了地种
上麦子以后，要是再赶上
一场秋雨，那就更妙了，藏

在土壤深处的花生被犁铧
翻了出来，又被秋雨淋的
干干净净，一个个等着我
们去捡。

西瓜地里也能捡秋
漏，小时候种西瓜的人家
不多，都是摘了瓜去卖
钱，母亲深知农人的不
易，深知西瓜的珍贵，不
会轻易地去西瓜地里捡
秋漏，可是又禁不住我们
几个孩子的软磨硬泡。母
亲去捡秋漏都会事先询
问一下西瓜地的主人，确
认人家确实卖完了瓜，又
自家人都捡过一遍了，母

亲才肯带着我们前去。明
知能捡到的西瓜微乎其
微，可是我们还是欢天喜
地去帮忙，匍匐在地的瓜
秧子都被买瓜的人扯到
了一边，乱糟糟缠成一
团，我们最喜欢这种乱糟
糟的瓜秧子，主人家懒得
去搭理，极有可能遗漏一
两个小西瓜，我们姐弟3
个用脚踩用手摸，有时候
还真能摸出一两个小西
瓜，长的坑洼不平，是连
主家都嫌弃的丑样子，可
是我们不嫌弃，都说歪瓜
裂枣甜如蜜，这样的西瓜
被我们摸出来都会就地
解决，一拳头下去，西瓜
就裂开了花，吃在嘴里真
真的比蜜甜。

捡秋漏靠的是耐心和
坚持，几斤花生几个小西
瓜值不了几个钱，可是要
的是那种感觉，虽然收获
甚微，可是大家还是乐此
不疲。那些藏在土壤里，枝
头上，草丛里的惊喜会让
你时刻充满着希望，捡秋
漏捡的不仅是庄稼，还有
那些藏在人们心中无尽的
希望。 文/雨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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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乡下老宅
整理旧物时，一盏布满尘
垢的煤油灯，暖暖地点亮
了我童年的记忆。

那还是在我上小学三
年级时，因为要上晚自习，
老师要求我们每人带一盏
煤油灯，同学在县城工作
的父亲，给他买了个小马
灯，眼馋的同学们都围着
他转。我在父亲的指导下，
用“鸵鸟”牌墨水瓶制作了
煤油灯。灯头是用薄铁皮
卷的，灯捻是用捡的水泥
袋线搓的。用粗锥子在铁
盖上锥个孔儿，把灯头装
了进去。然后往墨水瓶一
倒煤油，就迫不及待地划
燃火柴，我制作的人生第
一盏灯就亮了。

煤油灯火焰跳动的影
子映在白灰墙上，像水墨
画一般，我高兴极了。母

亲就问我：“你怎就那么
高兴呢？”“因为我做的灯
可以让黑夜变 成 白 天
了！”我开心地答。“你为啥
要把黑夜变成白天呢？”母
亲接着又问我。“因为我上

晚自习可以写作业了！”我
真是太满足了。“那你写作
业又是为了啥呢？”母亲又
追问我。“为了长大给你争
气呗！”我得意地回答。母
亲就开心地把我搂进怀

里：“那我就再奖励你一小
瓶煤油呗！”高兴得我蹦了
起来。

后来，我每天下晚自习
时，见母亲还在煤油灯下
做针线活儿，我就把家里
的煤油灯换成我做的煤
油灯，我高兴，我知道母
亲更高兴。接着我就钻进
被窝里，欣赏母亲在忽闪
忽闪的煤油灯下做针线
活的画面。每次灯光照亮
母亲的脸时，我都会发
现，母亲的眼神是那么的
专注，有时忽然间就笑
了，笑得是那么的甜蜜。
尤其是母亲时而用右手
大拇指和二拇指捏的针，
轻轻地把头发划一下，简
直是美丽极了。

童年的煤油灯，不仅
给了我光明，还有暖暖的
爱。 文/牛润科

煤油灯 麦芽糖
小时候生活艰苦，同村的小朋友和我一

样，都没零食吃。但为了让我解馋，每隔上一
段时间，母亲就会给我做麦芽糖吃。麦芽糖吃
起来不是特别甜，我却异常高兴和快乐，心里
就像喝了蜜。

母亲开始给我做麦芽糖了，我把这个消
息告诉了同村的小朋友。他们相约来我家，我
们高兴得又是蹦又是跳，在院子里跑过来跑
过去，都期待着母亲做的麦芽糖。

母亲先将小麦浸泡，待发芽三四厘米长，
把麦芽切碎，然后将糯米洗净倒进锅里焖熟，
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匀，发酵几个小时，直至
冒出汁液，再将汁液滤出，用大火煎熬成糊
状，冷却后即成琥珀状糖块，麦芽糖便做好
了。乍一说好像简单，真正操作起来要繁琐得
多。母亲却不厌其烦，像做一件快乐的事。做
麦芽糖时麦子发芽要等上几天，这段时间里，
我总是充满期待和向往，在美好的等待中过
去一天又一天。等母亲亲手做麦芽糖了，我就
凑过去看热闹，心里自然是一阵狂喜。邻家的
孩子也会跑过来，我们不会像往常那样玩耍
和逗笑了，只顾聚精会神地看母亲用灵巧的
手做麦芽糖。做好了麦芽糖，母亲指定要送一
些给邻家的孩子一起分享。我忍不住嘴里直
流口水，母亲就切出一块，将其加热，再用木
棒搅出，如拉面般将融化的糖块拉至银白色，
鲜亮亮的。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一点点含进
嘴里，心窝里泛起一阵甜蜜的浪花。母亲每次
做麦芽糖，我都能吃上一阵子，麦芽糖给我的
童年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味道。

母亲做麦芽糖是出了名的，七里八村都
知道母亲会做麦芽糖。常有外乡人来我家买
麦芽糖，母亲会拿出来白送给他们吃。母亲的
手艺是祖传的，外祖父做麦芽糖就很有名，做
出的麦芽糖味道很纯正，特别好吃。外祖父在
选料上很讲究，每个环节都把握得很精准。母
亲继承了外祖父的手艺，每次给我做麦芽糖
都细致入微地把每个步骤做到位。

村里其他人没一个会做麦芽糖的，母亲
还把这手艺传授给村里人。开始好多人认为
容易操作，结果只得其形，没悟其道，做出的
麦芽糖不是很好吃。母亲就登门手把手教他
们，让他们在每个环节上都把好关。越来越多
的人掌握了这门手艺，村里的小孩子尤其在
过年过节都能吃上麦芽糖，生活过得快乐而
甜蜜。有的人家还把自己做的麦芽糖拿出去
卖，换回的钱补贴家用，还给孩子们买新衣
服。

我是吃着母亲做的麦芽糖长大的，小时
候日子虽艰苦，但我的童年却过得快乐而有
趣。现在商店里各种吃食应有尽有，没谁再像
以前那样去做麦芽糖了，麦芽糖也就成了我
难忘和美好的一段记忆。 文/董国宾

捡秋漏

草上飞


